
永川诗人李天英
诗才深得袁枚赞

XIN YU BAO

08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责编 李美坤 何小燕 美编 黎刚强渝周刊·大观/龙水湖

在国道319线塘坝段
一块稻田主动跑进视线
主动是因为她小巧
小到只够收留几百株秧苗

周围杂草疯长
水泥路步步紧逼
她一个人的坚守
特立独行引人注目

稻田半圆形状
好像昨夜的月亮跌落田间
隔着车窗玻璃
我看不清水面栖息的月光
也听不见秧苗间潜伏的蛙鸣
猜不透一阵风扬起了多少裙摆

稻田犹如农人写下的隐喻
整齐的秧苗正列出一道证明题
证明勤劳未被荒芜招降
苍老未被病痛攻陷
证明有一位倔强的老父亲
还能听懂布谷鸟说出的暗语

老虎口瀑布的黄昏
□ 徐光惠（重庆）

老虎口瀑布，一处还未曾开发的原生态
瀑布。

雨后初霁，阳光正好，与几个朋友说走
就走，驱车前往老虎口瀑布。老虎口瀑布位
于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的狮子村，小安溪河
经村子蜿蜒流过，因建于1965年的高坑电站
大坝的阻拦，大坝下的河床露出来，河道变
陡变窄，状似老虎的大口，故称老虎口，形成
多跌瀑布的自然奇观，被当地人称为“小壶
口”瀑布。

踏上一条乡间小路，阳光不离不弃跟随
着我们，路边种满庄稼绿油油的，绿树、野花
相映成趣，空气清新扑面。

沿河道前行，河面宽阔，河水轻轻跳动
缓缓流淌，河面亮晃晃的，水天一色。建于
晚清的 6孔众志桥在水中若隐若现，桥头的
记事石牌坊，无声地见证着河流的沧桑。耳
边隐隐传来“哗哗”的水流声，未见其影，先
闻其声。循着声音继续往前，水声由远及
近，越来越清晰。

转过几道弯，穿过田垄和农房，眼前突
然变得开阔，抬眼间，掩映在青山环抱中的

老虎口瀑布终于映入眼帘。快步走近，耳边
水声雷鸣一般，仿佛要让所有人都听见，游
人喧腾，河谷里雾气弥漫。

时下正值雨季，老虎口河水猛涨，河滩
边上也形成一股股水流，湿滑难走，大着胆
子跳下石阶，深入“虎穴”一探究竟。路高低
不平，狭窄的地方仅容一人，手扶岩壁低头
通过，小心地趟过湿滑的河滩，终于进入“虎
穴”正中，这里有一片平坦的岩石。

老虎口瀑布不是从山顶崖壁垂空而下
的飞瀑，人站低处需仰视，而是由平地向低
谷倾泻而下。伫立岩石边，放眼望去，多层
叠的瀑布咆哮奔涌，携沙带泥横冲直撞，裹
着风，狭着电，喷着雾，毫无羁绊，像数只愤
怒的猛虎张开大口喷吐而出，河流如同一锅
煮沸的水，蒸腾着、翻滚着、迸裂着。

巨大的激流狠狠撞击着石头，拍打在

岩壁上，激起漫天水沫冲向半空，夹着细
细的泥沙慢慢落下，落在河滩里，形成大
大小小的水洼，发出的回声与混响相互呼
应，震耳欲聋，如雷鸣、似虎啸，又好似千
军万马的战场，铁蹄声、呐喊声、嘶叫声不
绝于耳。

两岸青山苍翠，一个个黄色瀑流千姿百
态，各有各的气势，各有各的风姿。这时候，
耳朵似乎已经聋了，只能看见对方张口，却
听不见任何声音，眼也花了，尽是汹涌的黄
色旋涡。

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轰鸣声时强时弱，
地面和空气都湿漉漉的，游人欢呼惊叫，离
水边近的，跳着脚掩面四散逃开，也有胆大
的拿着相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孩子们赤
脚跑进浅水滩，戏水、玩水枪，开心得很。

河谷中，坚硬如铁的石头经受着瀑流千

百次的冲刷和撞击，已磨砺得光滑没了棱
角。河流上空聚集了成群的飞鸟，也赶来凑
热闹，忽而在半空低回盘旋，忽而“嗖”一声
飞向远方，发出声声鸣叫。

“哇！快看，彩虹。”突然有人惊呼。一
道彩虹横跨河流，色彩斑斓若隐若现，穿过
水雾，渐渐消失在远山青影中。

瀑布对岸也聚集了不少游人，可以看清
他们的面容，能听到对岸传来的欢呼声。大
家围着同一处瀑布，隔瀑相望，也算是一道
奇特的风景。

老虎口瀑布没有壶口瀑布“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庐山瀑布“飞流
直下三千尺”的秀丽多姿，但是，在这片神
奇的土地上，老虎口瀑布却向世人展示了
它独特的魅力，感受着它的温度和大自然
神奇的力量。

找一块岩石盘腿而坐，倾听一场雄浑的
交响乐，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风从耳旁吹
过，夹杂着四处飞溅的雨雾，凉飕飕，湿润润
的。此时，心无旁骛，仿佛与天地山河融合
在了一起。

呆坐许久，才发觉已暮色四合，游人寥
寥，周遭安静下来，飞鸟也回巢歇息了，远处
房顶升起几缕炊烟。夕阳慵懒地枕着山脊，
不再炽烈，金色的霞光打碎一地，斜洒在远
山、河面，金光潋滟，两岸葱绿映入水中。

夕阳无限好，恰是近黄昏。夕阳渐渐由
橙红变成淡红，老虎口瀑布收敛了锋芒，温
婉、柔和了几分，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氤氲
迷蒙，别有一番韵致，俨然一幅朦胧的山水
画，自然天成。赶快按下快门，将眼前这不
可复制的美定格。

看浪潮翻涌，听大地的回音，把余晖装
进行囊，在氤氲暮霭中沉醉不知归去。刹那
间，夕阳完全沉没山后，最后一抹红晕消失
殆尽。

回眸，老虎口瀑布渐渐掩入苍茫夜色
中。黑暗之后，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

一只神奇的白鹤
打开翱翔的翅膀
从太平溪边的鹤鸣洲出发
奔向五一小长假
掠过一片桑树林
黄金坳四十湾水库水波潋滟
清冽闪亮长流不息
坪星山村半卧在幸福阳光里
懒洋洋享受休闲一刻
田畦上大棚里
菠菜蕹菜辣椒茄子红苋菜
冲着生态有机和粤港澳方向疯长
春夏交替的太阳聚光灯下
高调耀眼的当红明星
当属一树树娇嫩可口的桑葚
红红绿绿蓝蓝幽幽
美丽的小精灵在枝丫上甜蜜放歌
方圆百里欢喜得人头攒动
雪峰山下的鹤城鹤翔鹭飞
美丽风光令人眼花缭乱
多少年傻傻地分不出白鹤与白鹭
今日看到的一幕倏忽使我顿悟
我抱着一株桑树不放
仰头紧盯着掠飞的白鹤
猛然发现了鹤翅下暗藏的秘密
洁白的羽毛悄悄伸出手指
顺手掠走了几粒桑葚

吉果果桑葚
小日子真的是越过越红火
就像季节攻进了五月的灿烂
昔日的珍稀变身寻常
寻常得你不敢相信历史变迁
过去吃顿肉叫做打牙祭
现在你一日三餐哪餐少了肉
清早起床吃个包子还是个肉馅
五谷丰登标配着六畜兴旺
雪峰山是物种宝库水果之乡
四季果香美名远扬
我想用果品命名每一个日子
今日阳光明媚
暂且就把它定为桑葚日吧
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必有所获
五月二日就让吉果果桑葚
代表雪峰山珍集中展示劳动成果
想到这一创意心里就甜蜜
十万条桑葚蚕儿似的蠢蠢欲动
表面上看尚在枝叶间秀着猫步
其实一直在不动声色地
蚕食我的舌尖和五脏六腑
一碟桑葚就是我的一日三餐
我要像翠鸟啄食一样地兴奋
然后像春蚕吐丝一样吐出“三高”

稻田
是道证明题
□ 谢子清（重庆）

目前发现重庆的最早的私塾记录，是
在东汉的南川。儒士尹珍（贵州牂牁人，其
老师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曾到南川
云济桥（现龙济桥）设馆教学。这个馆，就
是私塾。只是这位尹老师没有教多久就闪
人了，不过，也算给重庆留下了一个“最早”
私塾的记录。

南宋初年的文人叶梦得（1077-1148），
在他的《避暑录话》一书中，记录了重庆一
位塾师（私塾老师）的故事。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
人士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
师甚重爱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能略记
《六经》，皆乐君口授也……每旦起，分授群
儿经，口诵数百而不倦。”

叶梦得的老爸叶助，曾经在达州当官，
叶梦得从小就跟他爸到处走，也在达州待
过一段时间。

这位乐老师，显然是一位私塾老师，
“生巴峡间”，应该是生于三峡奉节一带，算
是重庆人。那时的私塾老师，生存状态似
乎不太好，这位很有学问的塾师，“聚徒城
西，草庐三间”。两间做教室，一间做家人
的起居室。

乐老师是个耙耳朵，家里穷，经常揭不
开锅，老婆的脾气也就当然不会好，乐老师
则总是笑嘻嘻的，逆来顺受。

一天，过了中午，家里没米了，老婆一
气之下，冲到教室，拿起教鞭，抓住乐老师
的衣服，给了乐老师几下狠的，乐老师急忙
挣扎开，刚刚跑出教室，就摔倒在地，孩儿
们一边大笑一边扶老师起来，快乐得不
行。唉，叶梦得这家伙不地道，怎么能把乐
老师的笑话写进了他的书里。

宋朝是中国历
史上，教育开始普及

的一个时代。陆游有首
诗“秋日郊居”：“儿童冬

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
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

不著面看人”，自注云“农家十
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

《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冬学老师教

的熊孩子们一天到晚闹麻了，这位傻乎乎
的教书先生却非常护犊子。而且一天到
晚懒得很，教完书就蒙头大睡，而且不正
脸看人，一幅又蠢又拽的模样。

到明清时期，私塾发展最为迅猛。
《大足县教育志》对这时期的重庆私塾

有个大致描述：重庆私塾分为两个大类，散
馆和专馆。散馆，就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
馆，四周小朋友到塾师家里求学。专馆则
是请的家庭教师，既可以是有钱人请个老
师来家里，专教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以
祠堂、会馆、村庄为单位，大家集资请一个
老师来教大家的孩子。

磁器口鲤氏学舍办学于乾隆年间，旧
址在现磁器口大门不远处的翰林院茶馆。
这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族塾。族塾，即
一个家族办的私塾。鲤氏学舍，为清初磁
器口孙氏家族的族塾，很多孙家以外的人
都来附读，附读也是要交钱的。

这家私塾以考取了黄钟音、段大章两
位翰林闻名遐迩。

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也不分年级，几岁
的和十几岁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时候毕
业一说，要么考起秀才去读县学府学，要么
认得字就可以回家了，反正只要按年交学
费，你可以读到地老天荒。

不过，一般来说，从启蒙识字开始，到
会写像样的八股文和应试诗，差不多需要
十年的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

教私塾挺辛苦的，这么多不同年龄、不
同基础的孩子凑在一堆儿，连教材都不一
样。小明开始学《三字经》了，小勇可能还
在认“人口手”，有的小朋友刚开始对对联，
有的就已经背完《论语》了。

私塾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启蒙学
校。厉害一点的塾师，可以教到同学们写

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绝大多数塾
师，自己也不过是个落第的童生（没有考中
秀才的就叫童生），所以最多也就能完成蒙
学而已。

那时私塾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四门功
课：写字、读书、作文、珠算。其中，写字、读
书、作文三科是重点。

古人重毛笔字，字写得不好，根本不要
想有上升空间。所以古时候读书人的毛笔
字都是幼儿学，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比大多
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写得好。

私塾教读书，重读不重讲，也就是一
个“死记硬背”。估计老师都没有学通，所
以只好用笨办法，背下来再说。每天最重
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反复背之前背过的，
这叫“温书”。每月初一、十五，要集中把
以前背过的全部拉通再背一遍，这叫“温
长书”。

学童把该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声韵各书都背熟后，就开笔。一般要学
三年才有资格开笔，开笔从对字、联句开
始，然后写一句两句作文，陆续开始学习写
诗，这些叫“窗课”。

每年正月十五大年后，各私塾塾师就
要在自家门口和十字路口张贴写在红纸
上的开学通知（招生广告），内容是“某（塾
师的姓）馆择吉于某月某日上学大吉”。
家长们见通知，就去私塾和老师面议“束
脩”（学费）。根据有钱无钱、学童年龄大
小、已经学到什么程度来收费，价格都可
以商量。

在古代，每个私塾的装修都差不多，
必须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开学
时，要对孔子像焚香三跪九叩，然后再跪
拜老师。

塾师的讲台上，必须有批红（批改作
业）用的红色墨水，还有砚台一个、戒方
（类似惊堂木的东西）一块、篾板（竹制，长
约两尺，用于打手板）一根、签筒一个（有
点像算命用的抽签的竹筒，里面装满竹
签，上面写着学童名字，用于记录上下学、
抽背书的轮次），最后还有一根签板（上厕
所就去领一根，还没有回来之前，其它人
不得上厕所）。

老重庆的私塾，束脩按年计算。根
据老师的水平和知名度，以及学生家里

贫富程度，一般一年从三五斗谷子到三
五石不等。学费可以一次交，也可以两
次（端午、中秋）、三次（端午、中秋、春节）
交。开学时间多在正月中下旬，一直上
到次年正月初一才放春节长假，这期间
只有三天休息（端午、中秋和圣人节，即8
月27日孔子诞辰）。

每天教学时间，上午8时到12时，下午
2时到6时，中间不休息，不许离开座位，撒
泡尿都要先拿签。一有不对，就板子伺
候。哪像现在的老师，根本不敢碰孩子一
根指头，那时候，打手板是家常便饭，严重
的还要打屁股。

通常是上午识字，下午背书。从逐句
背、逐段背，到背熟一本，这叫“包书”，读完
若干本后，还要一起通背，有时候要求一口
气背十几本。

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开始推行私塾改
良运动。

江津是重庆地区最早推行私塾改良
的地区，1909年就成立了私塾改良会，第
二年，清政府学部（类似现教育部）颁行

“私塾改良章程”，要求各私塾先教政府
规定的教科书，然后才准教四书五经。
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
完成。

从綦江的数据看，到1936年7月，全县
268所私塾，无一所完成改良，到 1939年，
抗战都两年了，綦江还有220所私塾，其中
完成改良的只有40所。

1949年后，重庆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据《重庆教育志》记载，1949年，铜梁

县有私塾 161所，学生 3252人；1950年，璧
山全县有私塾170所，学生2907人，潼南也
有100所。到1953年，江津白沙一个镇，就
有私塾38所，塾师51人，学生870人。

直到 1960年代初，重庆私塾才全部
停办。

老重庆的私塾
□ 司马青衫

甜蜜放歌（外一首）
□ 三都河（湖南）

那时正有细雨
在落下或曾经落下
一朵叫白莲花的花和它的白
在某个夏天被掐灭
又被点亮

就像一些分离和绝望
是发生在过去或
正在发生的一些事

像冬天的闪电
像飞溅的瀑布

像听得过于深切
却一无所获的歌曲
有人在沉睡
有人在哭泣

而我必须忍受
一些黑夜和黎明
一些暗示和猜测，
一些大忧伤和小谎言
我必须像
一滴雨或一池水
在白里消失

□ 红线女（重庆）

周宇 摄

白

作者简介：司马青衫，重庆市文旅
协会副会长、重庆美食评论学会会长、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美食评论家。著
有重庆十佳图书《水煮重庆》《重庆酒
史》等书。

永川人杰地灵，在出生于永川的文人中，
清代诗人李天英的名字就相当响亮。

李天英诗风清丽，遣词造句独具匠心。
永川“古八景”之一的“竹溪夜雨”，在其他人
笔下是山水风景，在他笔下则多了田园生活
的美好和生气：

春风吹碧波，夜雨半篙足。
桑柘已满林，不见桥南竹。
红襟双燕子，剪破一溪绿。
溪上老农家，呼儿驾黄犊。
先耕陇上田，次播门前谷。
针水闻好雨，不用豚蹄祝。
丰年击壤声，依依在茅屋。
李天英诗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永川

家乡风土人情的热爱。无论是农人、田野、山
水、寺庙，在李天英的笔下，都富有勃勃生气。

李天英的诗，连清代大才子、“乾隆三大
家”之一的袁枚都说好。其《雪后寄施南田》
一诗，曾被袁枚收录在《随园诗话》中。

在《随园诗话》卷六中找，袁枚写道：“己
亥三月，小住西湖。有李明府名天英者，号蓉
塘，四川诗人，时来见访。录其《雪后寄施南
田》云：雪汁初融瓦，寒光已在天。大江回望
处，清影两萧然。忽发山阴兴，思乘访戴船。
风涛夜未息，目断小姑前。”

作为永川人的李天英，怎么会在西湖遇
到袁枚？据永川地方志资料记载，乾隆二十
一年（1756年）李天英参加乡试中举。中举
后再参加礼部考试落榜，后来到贵州省补开
泰知县。晚年，因受冤屈，被贬官回原籍。

袁枚提到的“己亥”年，实际上是乾隆四
十四年（1779年）春。当时，李天英路过西
湖，与袁枚相识，常有诗词酬唱。袁枚还特别
摘录了李天英的“远梦摇孤榜，残星落酒旗”

“野鸥时避桨，旅雁自为群”等佳句，并赞曰
“诗有奇气”。

更有趣的是，李天英和袁枚的这段友谊，
还被清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培荀记
录了下来。王培荀是山东人，曾在四川为
官。他的文集《听雨楼随笔》记载了大量的蜀
地人文历史、地方风情。

在《听雨楼随笔》卷一中，他专门用了一
小节来写李天英：“李天英……罢官后益以诗
自豪，短章零句，人争传诵。同时名宿袁简
斋、蒋心馀……均推服有加。”这段记载中的
袁简斋，正是袁枚。 据《重庆日报》


